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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栖居——

岭南遇海派
其命惟新
一场革新者的对话与共进

在中国美术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澎湃浪潮中，岭南画派与海派美术是两座醒目的灯塔。

它们隔空相望，却非孤立地闪光，而是在思想、人员与实践中交织出一段深刻而亲密的同为

革新者的渊源。这段关系，并非简单的师承，而是一场基于共同革新理念的对话与共进。

10月18日，“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开幕，这不

仅是一场艺术盛宴的迁徙，更是两地百年精神与文脉的跨江对话。本刊特约本次大展策展

人——广东省美协副主席、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和中国美术史论家、上海文史馆馆员、上

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徐建融，从历史与当下两个经纬度，呈现一段始于共同革新理想，成于

持续交流互鉴，终于各自精彩纷呈的现代美术史佳话。 ——编者

岭南画派是近代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重
要流派，以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
为开山，系由居廉、居巢的传统而直接受日本画
（竹内栖凤等）和间接受西洋水彩画的影响别开
生面，倡为“新国画”。如高剑父在《我的现代绘
画观》中所主张，“把中外古今的长处来折衷的
和系统的整理一过”，创造“代表时代”的“现代
绘画”，又称“折衷中西，融合古今”的“折衷派”。
“岭南三杰”的作品，在形式上，大多以中、

日、西画风融为一体，强调形象在三维空间中
真实的空间感、光线感，突破了传统绘画书法
性、符号化的程式。在内容上，则多描写现实
生活，尤其是下里巴人的现实生活，
强调“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高
剑父特别指出：“新国画要反映现实
生活，描绘当代题材，一切科学的产
物都是新国画的主题，甚至飞机、汽
车、电线杆等。”他的《雨中飞行》便以
飞机为主题，《现代世界的两个怪物》
则描绘一辆坦克行进在大地上，一架
飞机则盘旋上空。《淞沪浩劫日》更直
接描绘了真实的淞沪会战中上海东
方图书馆被日本侵略者炮火袭击之
后的残垣断壁。
“三杰”留日归国之际的广东画

坛有三股美术势力，其一是胡根天、
李金发的西洋画派；其二是“癸亥合
作画社”黄般若等传统的中国画派；
其三便是“岭南画派”。撇开李金发
不论，黄般若在国画界可谓如日中
天，因此，“岭南画派”在当时的广东
两头不讨好，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二高一陈
回国后早期活动并不是在广东，而恰
恰是在上海。因为一方面，当时上海
的海纳百川，不仅是中国的最大“码
头”，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的最大“码
头”。另一方面，当时上海滩的不少重
要人物包括文化人，如邓实等，也多来
自广东。加上“三杰”都参与过孙中山
同盟会的活动，同盟会又需要在上海办《真相画
报》以宣传革命，发表调查民生状况的论说和时
评，同时刊发文艺作品。这就使他们有可能来
到上海发展，在推广自己的艺术主张的同时，也
与海派画坛发生了接触，进行了交流。

如钱慧安作为“海派源流”（程十发先生
语），他的学生沈心海、曹华等，常有作品在《真
相画报》刊登。黄宾虹更因岭南友人、南社发
起人之一的蔡守推荐，与高氏兄弟共事……其
间，虽因革命党人的失势，《真相画报》停办，高
氏兄弟也回到广东。但1914年时局稍有起
色，他们又复归上海，全力创办“审美书馆”，着
重推扬“新国画”的新画风，出版了二高一陈的
多种画作。直到1918年该馆结束，出版了大
量岭南画家以及岭南画家与海派画家包括黄
宾虹、徐悲鸿等人合作的作品。

出版之外，高氏兄弟在上海的美术展览也
相当活跃。高剑父还与吴昌硕、王一亭一起，
担任了1920年天马会第二届展览的评审委

员。如果岭南画派不回到广东，它简直就是
“海派无派”中的一派，就像后来的黄幻吾先
生，便是以“岭南派”的画风成为“海派”画坛的
一员。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海派是岭南画派
的孵化器，而同时，岭南画派也为丰富海派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

1920年，岭南画派在上海名声大噪之后，
高剑父衣锦还乡，回粤任职，从此以后的艺术
生涯，重心便淡出上海，转向了岭南，并创办了
“春睡画院”，将岭南画派的“新国画”又称“折
衷派”，全面地推广于广东画坛，培养了黄少
强、方人定、赵少昂、关山月、黎雄才、杨善深等

后起之秀。
毋庸讳言，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

前，上海始终是岭南画派得以生存、发
展的重要土壤。这不仅因为海派文化
的包容性，同时也因为岭南画派的艺
术主张与海派绘画在审美上都表现为
锐意进取、雅俗共赏的共性。论形象
的优美、构图的饱满、色彩的亮丽而能
为社会大众所喜闻乐见，两派的画风
是相同的；而论这些方面的精致、细
腻，岭南画派尤胜海派。尤其在现实
关怀、时代精神的表现方面，海派更明
显地逊色于岭南画派。但论笔墨的书
法性、意境的诗性，岭南画派又明显不
如海派了。专论书法的成就、旧体诗的
造诣，从二高一陈到后来的岭南诸大
家，且不论吴昌硕、吴湖帆，就是相比于
任伯年、冯超然、唐云、程十发等，也是
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一点，即使岭南画
家中，不少有识之士也都是有清醒的自
觉的，并努力地希望加以弥补。

20世纪70年代，关山月先生的
《俏不争春》（红梅）红遍全国，一时索
画者不绝。关先生明确表示：画梅花，
还是上海的唐云先生好，论笔墨、论意
境，我都要向他学习。
差不多同一时期，杨之光先生也

名满天下，他的《矿山新兵》被认为是
画史上的绝响！他却说：“画中的芭蕉，是向唐
云先生学来的，不及他的十分之一。”杨先生出
生于上海，虽然后来去了广州，但他的弟弟等
家属仍在上海，所以常来上海探亲，趁机向海
派的画家请教。20世纪90年代后，他又致力
于“补课”书法和诗词，每次来上海都带来他的
“习作”与同道切磋，我也数次应邀共襄雅事，
因此，于岭南画派与海派的关系，有身受之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岭南画派主要活
跃于广东和香港，但上海也有它的存在，这便
是黄幻吾先生。海派的影响则遍及全国，包括
北京的齐白石、陈半丁、王雪涛。两派的渊源
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依为命”。
但论风格的异同，一如两地市花的花品。

上海的市花是白玉兰，广州的市花是木
棉。两种花的树形、花形、花期相近，但花色不
同。前者冰清玉洁而雅俗共赏，后者热烈绚烂
而雅俗共赏。岭南画派与海派绘画的美学风
格，不正如木棉之与白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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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香凝 枫林雪景 2020世纪4040年代
134134cm?cm?6868cmcm何香凝美术馆藏

■■ 高剑父 东战场的烈焰 19321932年 中
国画 166166cm?cm?9292cmcm广州艺术博物院
（广州美术馆）藏

■■ 李铁夫盘中鱼19411941年油画
8282cm?cm?9797cmcm广东美术馆藏

■■ 高奇峰 松猿图 19171917年 中国画

134134..55cm?cm?6565cmcm广东省博物馆（广州
鲁迅纪念馆）藏

■■ 关良 三打白骨精 19781978年 中国画

179179cm?cm?9696cmcm广东美术馆藏

■■ 司徒乔 放下你的鞭子 19401940年
油画124124cm?cm?177177cmcm 中国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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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冰兄 教授之餐 19451945年 漫画

5959cm?cm?3939cmcm广东美术馆藏

■■ 胡一川牛犋变工队19421942年版画
1111..55cm?cm?1919cmcm广东美术馆藏


